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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鹂不晓得“头七”是怎么过来的。脑子
只有一个念头“天塌了，天塌了”，嘴里喃喃自
语：“顶梁柱坍了……顶梁柱坍了。”那天，去
锡金殡仪馆的时候，她居然穿了一身红丝绒
旗袍，嘴唇红红的。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吊
孝，竟一点不觉得，也难怪参加大殓的大厦里
的邻舍要对她指指戳戳。直到钉棺
材时，她仿佛才如梦乍醒。棺木里，
祖堃胸口空荡荡，竟连心头被也没
盖！事后，每每想起她就懊丧不已，
追悔莫及。

尽管如此，钞票亏空的事娇鹂
却一点不糊涂，心里还惦记着那笔
抚恤金、丧葬费。说好三日之内要去
找龚科长的。见了面，没工夫绕圈
子，直截了当就向他讨要那两笔费
用。龚科长照例讲了一番大道理，一
面说得天花乱坠，一面却拿眼珠子
朝她扫来扫去。娇鹂一身黑色旗袍，
领子上的直盘扣已襻得严严实实了
犹不放心，赶紧提了提，忙问：“那笔
钞票我等着急用，你们厂里是给，还
是不给？”龚科长两手一摊，叹了叹
说：“不是我铁石心肠，你也真不容易。可上面
有规定，不同意疏散，钱就拿不到。我们谈得
好好的，谁知你变卦了，你说怪谁？”娇鹂像挨
了一闷棍，又忍泪问：“这么说，真无法通融
了？真的要上缴国库？一点没办法了？”龚科
长笑答：“你是席先生的外甥新妇，我呢，从前
又是他一手栽培的，能帮还不帮你？”娇鹂听
了，突然捂住脸啜泣起来。见了她露出黑短袖
外的白胳膊，龚科长上前，轻轻搭了一指尖慢
慢移动着，柔声说：“办法是死的，人是活的。
真要有这份心，办法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嗳，
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娇鹂抽抽噎噎并没觉察，等发现有个指

尖在蠕动着，感到非常恶心，旋即触电般地跳
起来，用臂肘挡了挡。没曾想，龚科长趁机抓住
她臂膊不放，更往别处捞，正中了要害。娇鹂愤
怒之极，撩起手狠狠打过去，一面跺脚大骂：
“你欺我男人死了！不作兴的！你不得好死！我
要告你……”一面掩泪哭泣。想不到，龚科长涎
着脸凑近了说：“我也是为你好呀……再覅哭
了，眼睛要哭瞎的……”说着，又是一捞。娇鹂

避让着，见墙旮旯窗台上有只竹壳热水瓶，忙
一把操起，喊道：“你敢再过来，同你拼了！”
一个多钟头以后，娇鹂跌跌撞撞跑回家，

进了家门，刚好四个孩子都在。想到在外面所
受的委屈，想到非但丧葬费拿不到了，一家人
留在上海肯定也保不住了，尤其想到自己一
闪而过的轻身念头，不禁放声大哭。见母亲哭

了，儿女们也跟着哭，一家门哭成一
片。哭着哭着，娇鹂突然扑倒在亡夫灵
位前，叫着：“祖堃，你在哪里？你在哪
里？就欺我们是孤儿寡母呀！”隔壁邻
舍听见声响，都出门来劝，可掀开布帘
一看，亲亲眷眷倒是满满一屋子。邻舍
们见她如此伤心，以为是抚恤金、丧葬
费的事没希望了，都劝她别急，再想想
办法。然而，只有她心里最清楚，现在
办法是不会有了。就是告到劳动局，那
人肯定会倒打一耙，朝她泼脏水———
她连一身清白都没有了！

眼下正是农忙季节，呆不长，不
久亲戚都走了，房间一下子变得空荡
荡。临行前，世骧、金粉专门跟娇鹂说
了一桩事，那是祖堃在世时特为托付
给他们的。早些日子，见弟媳妇整天

哭泣，他们晓得提这事太不是时候了，只对娘
舅讲了讲，就连祖鸿也没来得及说。可离别在
即，再不说不行。于是，他们便把亡弟生前托
付的叔接嫂的事，一五一十向她说了，还提到
有一块手表为证。她听了脸上一阵白一阵红
一阵青一阵紫，既不说答应，也不说不答应，
反倒叫他们心里没底。少顷，世骧金粉前脚刚
走，她就扑倒在祖堃灵台前嚎啕大哭……
祖鸿从医院偷偷跑出来的事被院方发现

了，挨了一顿斥责，直“关”到康复了才出院。
屋漏偏逢连夜雨，娇鹂家四个小孩，一个接
一个患病，扁桃腺、痢疾、猩红热轮着生。总
算盼到祖鸿回家了，于是里里外外的事，由
他一应帮着张罗。白天黑夜，陪嫂嫂这里送
孩子到医院急诊室，那里背着孩子去输液。
落雨天叔嫂俩顶着一把伞，蹚水，身子津湿。
娇鹂怕祖鸿受凉，又累病了，有时也不忘烧
好了姜汤茶端到他房间里，让他驱驱寒。
“断七”、“忌月”过了，娇鹂还是天天以泪洗
面，除了送孩子上医院，打针吃药，空下来就
趴在方桌上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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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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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汪泉治疗问题上，意见分歧明朗
化了。事后我有点埋怨自己，治疗上好端端的
良好气氛，被我一下子给破坏了。
然而埋怨归埋怨，分歧却无法回避，这是

生命攸关的一步，尤其对像汪泉这样难治性
的白血病患者。省中医院尽管同意请专家会
诊，但能否同意未缓解就移植还难说。即便按
照会诊意见办，到目前为止，供者的落实情况
还毫无音讯，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在时
间上耽误不起。
人在面临生死抉择的重大关口，因为个

人智力、胆识和勇气的不足，常常感到虚弱孤
单，多么渴望身边有个可以商量甚至共担责
任的人。当时小楼去了昆明，二妹环贞从老家
来杭州帮助照料汪泉生活，但对治疗上的事，
她出不了什么主意。我在汪泉治疗决策上已
有过一次过失，把最佳黄金期给痛失了，不能
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想来想去，只好再打电话求助远在成都的

席宁教授。“白血病是难治的病，汪泉的病又是
难治中的难治，选择在哪里移植尤需慎重。”席
宁在电话上听完我的陈述后，开宗明义表态
说，“我对北京道培医院还是有所了解的，尤其
是对吴彤和她老师陆道培教授。陆教授从上世
纪六十年代开始，在我国第一个搞移植成功，
堪称‘移植之父’，在对白血病治疗上做出了重
大成绩，也带出了一批富有潜力的团队。吴彤
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这些年来，她在陆教授
指导下，无论在实践还是科研上，都有很好的
积累，在他们医院乃至全国都是这方面的领军
人物。她愿意为我们的孩子治疗，最好不过了，
应该毫不犹豫，立刻过去！”
我在电话上向席宁陈述了自己在转院问

题上的一些难处和顾虑。席宁言简意赅地开
导我：“那边医生对你们好，我作为一个医生，
从理论上讲，认为都是应该的。医生干什么
的？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当然我们要尊重当
地医生，需要做些工作。是不是这样，最好有

能跟医生说得上话的人，帮助我
们从中做些沟通工作，希望理解
我们。如果工作实在做不通，只
好一切以汪泉的病为重了。我相
信，只要你们内心敬重他们，过
后他们都会加以理解的！”

至于请外面专家会诊问题，席宁作为业
内人士在电话上坦言，他并不是指所有会诊，
那样打击面太大了。而是这中间的相当数量，
恐怕只能算是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一种精神安
慰，对治疗起不了多大实际作用。且不说目前
邀请真正有水平的专家不容易，即便请来了，
新来乍到人家的地方，发表意见要不要考虑
到彼此同行间的关系，说话能否真正到位，意
见的本身是否正确等等，这些还暂且不说。即
便说的是真正深中肯綮的真知灼见，需要通
过手术和用药来实施，不同医院的不同医生
做起来，达到的效果很可能也各不相同。席宁
像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劝我别把宝贵的时
间用在这种费力不落好的事情上。他在电话
上最后笑着说：“浙成，我送你八个字：当断则
断，不要犹豫！”
平心而论，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事情，

还不至于糊涂到做了这个忘了那个。然而一
旦角色转换成当事人，我这个被女儿讥为日
理一机的脑袋瓜，显得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席宁的话提醒我该搬救兵了。
救兵第一人选，自然想到周主任小时候

的好友浙大出版社的王利华老师。
一个多月来，她对汪泉的悉心照料和帮

助，常常使我感到有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
亲切和温暖。她对这段时间以来汪泉在医院
的治疗情况，应该说是一清二楚的。当我在电
话上向她谈了目前在汪泉治疗上的两种不同
看法后，对我们要求转院的想法表示理解，愿
意帮我们做做周主任的疏通工作。于是，约定
第二天早晨上医院一起找周主任。
等医生们每天例行的查房结束后，周主

任把王利华老师和我叫到她办公室，听我讲
了要求转院去道培医院的想法后，仍然不同
意。仿佛事先约好似的，我口袋里手机响了，
打断了周主任的话。电话是北京小郑打来的，
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台湾慈济骨髓捐献中心
正式通知道培医院，已为汪泉检索到六个位
点相合的供者，年龄四十一，女性。


